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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对儿童散文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本期栏目所载关于幼儿散文的文体

美学研究之文，以幼儿散文为研究视点，关注到幼儿散文与儿童文学其他文体之间的差异，其中关于幼儿散

文“纪实与幻想”美学特质所呈现的三种形态的概括，及其从不同维度呈现幼儿散文整体美学风貌的论述不

失为具有亮点的见解。本期栏目的其他两篇文章，均属于对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其中就常新港与苏童小

说中少年成长之异质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分析两位作家笔下少年成长不同的精神境遇和作品所具有的情绪

基调，透视作家对同一题材作品书写的异质；而对中、外作家成长小说的比较研究之文，则着眼于不同国家作

者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创作的时代背景，分析两部作品中主人公个体生命成长形态的诸多差异，从而深入思

考作家的经验与作品内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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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散文的文体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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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低龄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幼儿散文是儿童文学中较少受到关注的文体类型，其独特的文体美

学特征体现在 “诗意与稚趣”“情节与画面”“纪实与幻想”三个关系维度中。诗意与稚趣是幼儿散文最

为核心的审美内涵，对其他审美要素发挥着统摄作用；情节展开与画面构划在时空关系上展示了幼儿散

文文本叙述的基本路径；纪实和幻想这两种迥异艺术思维在幼儿散文中的共存，更大程度地显示了这一

文体别样的美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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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全新发展
阶段，不论是创作出版、阅读推广、教育传播还是

理论研究都呈现出繁荣兴盛格局，儿童文学被认为

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然而，并不是所有儿童

文学文类都均衡分享到黄金时代所带来的荣光，儿

童散文所受到的关注就远不如小说、故事、童话甚



至诗歌，儿童散文的理论研究现状更是不容乐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就提出应
当确立儿童散文的评论意识和理论话语，关注儿童

散文 “自身的文体特征和精神内涵，关注其独特

的文体美学定位。”［１］９７然而这一呼吁并没获得应有

的理论回应，儿童散文研究至今尚未摆脱较贫弱的

学术格局，“儿童散文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历史面貌

的简单勾勒和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上。对儿童散

文的内部形态、文体特征、观念演进等深层次理论

话语缺乏起码的关注。”［２］在学前教育领域，幼儿

散文一直是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关于幼儿散

文教育策略和活动设计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但

由于缺乏文体理论有力支撑，加之为数不多儿童散

文理论论述较少涉及以学龄前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幼

儿散文，致使相关研究难以对幼儿散文的审美内涵

做出准确把握。本文将结合幼儿散文文本的审美解

读展开理论阐释，把幼儿散文置于一般散文的背景

中加以考察，一方面，在考虑儿童文学特殊性和幼

儿的文学接受心理特点基础上，汲取成人散文研究

业已取得的成果，将其转化为阐释幼儿散文文体特

性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把幼儿散文的

审美要素与成人散文进行比较，以凸显幼儿散文的

美学个性，同时，我们还关注到幼儿散文与儿童文

学其他文体之间的差异，力求通过多层面的辨析，

初步描绘幼儿散文整体性的文体美学面貌。

一、诗意与稚趣：文体美学的核心内涵

“诗意”并不是一个具有严格内涵界定的概

念，《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一个带有比喻性质的

释义：“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的意境。”在

日常表达中，人们常常将那些可以带来美好情感反

应的事物形容为 “富有诗意”。当我们谈论散文的

诗意时，至少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它是指散文创作

在追求一种诗的美感，往往带有较为鲜明的抒情

性，讲求主观情感与外在景象的交融，篇章全部或

局部的语言表达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节律感。

对诗意的追求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传统，冰

心作为现代散文 （包括儿童散文）的开创者之一，

她富含诗意色彩的写作风格对后代散文作家影响深

远，郁达夫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卷》导

言中对冰心散文的艺术特点有这样的评价：“冰心

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

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

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

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

宇宙之中的使者，是霓虹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

的雨师，……总而言之，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

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

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

情。”［３］把散文写得像诗一样美，曾是中国散文作

家集体性的艺术追求，在产生不少佳作的同时也导

致了滥情文风的蔓延，招致许多负面批评。近年的

成人散文创作逐渐摆脱了单一的抒情化格局，以幽

默、智性见长的散文在表现世态人情、发掘人性本

真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往的抒情散文。

然而，儿童散文尤其是幼儿散文并未受到大文学系

统中散文艺术变革的太大影响，诗意依然是其最基

本的美学品格，幼儿散文在艺术上的 “保守性”

并非是一种不思进取的落后表现，从另个角度看，

它正说明了幼儿的文学审美心理有别于成人，具有

某种 “原型”的性质，呈现更为稳定的特点。

幼儿散文的诗意并非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存在，

它总是具体地附着于幼儿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

中，以年幼读者最为熟知、最感亲切的方式加以呈

现，儿童与大自然的关系要比成人密切得多，自然

生态对儿童来说不仅是可供观赏的物象，更是可以

进行精神交流的对象，对自然景物的诗意描绘成为

幼儿散文作家最为习常的书写选择。郭风的 《蒲

公英》就是以浓重的抒情笔调来描绘自然美景：

到学校去，路旁的青草地上，长着许多野

花。我很喜欢野菊和蒲公英，野菊的花有淡白

和浅蓝的，蒲公英开着淡黄的小花朵。

多么有趣的蒲公英。它们的花朵凋谢后，

花托上会结出雪白的绒毛似的东西。田野的风

吹着，那雪白的绒毛便在空中飞扬起来，比柳

絮还轻，飞着、飞着，又像一朵一朵的雪花一

样，从空中轻盈地降落下来。

郭风以儿童的眼光观察路旁的野菊、轻盈飘落

的蒲公英，把这些可能被粗心大人们忽略的细微景

致展现给儿童读者，短小篇章透露着自然生态清新

明净的美感。作家在创作谈中毫不掩饰表达了自己

对散文写作的诗意追求：“我常常觉得这种野地间

自由开放的野菊以及蒲公英，有一种纯真的、儿童

般的情感。凡开放野菊和蒲公英的草地，似乎从很

早以来，便使我充满一种儿童诗般的纯洁。”［４］

如果说大自然为年幼儿童提供了一个投射精神

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能量的物理空间的话，那么，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

关系则成为幼儿释放自己情感的心理空间，亲子间

的纯真感情是幼儿散文表达诗意美感的重要题材。

圣野的 《小霖想妈妈》就是一篇典型表现孩子对

母亲依恋之情的幼儿散文，孩子时刻思念着外出的

妈妈，在电话里告诉妈妈连做梦都在想她，散文写

出了孩子的梦境：

小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妈妈的眼镜掉

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妈妈没有了眼镜，再也

找不到回家的路。

嗡嗡嗡！有一架直升飞机救妈妈来了，妈

妈一看，飞机上下来的，原来是小霖……

小霖等了妈妈好多天，妈妈还是没有回

来。小霖的眼泪滚下来，变成了一颗颗珍珠。

爸爸用手帕把珍珠接住，一颗也舍不得让

它滚落在地上。爸爸说，等妈妈回来了，他要

把这串珍珠作为小霖的最珍贵的一份礼物，送

给妈妈。

年幼儿童对母爱的渴望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幼

儿渴望从母亲身上获得温馨的安全感，与母亲的分

离往往让孩子产生强烈的情绪失落，作者通过孩子

的梦境把这种失落表现得十分感人，将孩子思念妈

妈而落下的泪水化作一颗颗珍珠，再让爸爸告诉孩

子，这颗颗珍珠将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回家的妈

妈，这样的描述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境，

升华为一种诗的意境。

从以上文本分析中不难看出，具有深厚传统的

抒情美学原则在幼儿散文中得到了十分稳固的持

守，并且找到了适应幼儿审美心理特点的表达方

式。但是，抒情并非散文所特有，在其他文体中抒

情也有广泛存在，因而抒情所营造出的诗意尚不足

以概括幼儿散文文体美学特征全貌，而趣味则可为

我们考察幼儿散文的文体美学特征提供另一个重要

维度。散文的趣味大致可概括为情趣、谐趣、理

趣、智趣四种类型。情趣多因诗意而生，谐趣是由

幽默所致，理趣和智趣则是作者理性思考的趣味表

达。前者偏于平实说理，后者偏于语锋机巧。一般

散文的审美趣味在幼儿散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体

现，遗憾的是幼儿散文所独有的 “稚趣”却没有

被成人散文研究的理论视野所涵盖。稚趣是最能体

现幼儿心性特点的审美趣味，幼儿生活经验和认知

水平相对不足，他们对周遭环境的认知总是处于懵

懂的状态，常常把自己的主观体验推及到周围的事

物上。形象地说，稚趣是一种 “傻”得可爱的审

美趣味，“这种 ‘傻’并不是智力水平的低下，而

是儿童在认知能力发展过程中，处于似懂非懂状态

下种种富有美感的表现。”［５］幼儿散文的稚趣和一

般散文的趣味类型相比并无审美水平上的高低之

分，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认为：“正如幼儿心理

看似幼稚、单纯，却蕴涵和传递着某些深刻而隐秘

的关于人类生命的、文化的内容和信息一样，幼儿

文学也保留和反映了深邃的艺术审美规范。这里往

往没有精巧的修饰，没有严谨的逻辑，没有深藏的

城府，而全然是一派最本真、最自然的生命感觉和

意趣。”［１］８０将这段关于幼儿文学美学特点的论述用

于说明幼儿散文的稚趣审美特质也是完全合适的。

幼儿散文清浅诗意与稚嫩趣味的有机融合，营

造出独属于年幼儿童心智特点与自然天性的艺术气

息，这正是幼儿散文整体审美特质的核心所在，刘

半农的 《雨》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文本佐证。

临睡前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中，一边享受着母爱的

温暖，一边牵挂着屋后草地上的 “小朋友们”是

不是也会像自己一样依偎着妈妈早早地入眠，于是

便有了如下的奇思妙想：

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只是

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猫野狗在远远地叫，可

不要来啊！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为什么还在

那里叮叮咚咚地响？

妈！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猫野狗的雨，还

在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地响。它为什么不

回去呢？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早些睡呢？

妈！你为什么笑？你说它没有家么？———

昨天不下雨的时候，草地上却是月光，它到哪

里去了呢？你说它没有妈么？———不是你前天

说，天上的黑云，便是它的妈么？

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了窗，不要让雨

来打湿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

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

这篇精短的幼儿散文表现了孩子对妈妈的依

恋，并通过孩子天真稚拙的想象，赋予自然之物以

灵性，使亲子之爱获得一种升华。临睡前是母子间

情感交流最为亲密的时刻，孩子依偎着妈妈就要走

进梦乡，朦胧睡意的来袭，激发了他旺盛而奇特的

想象，他十分在意让他感到害怕的野猫野狗是不是

吓着了那叮咚作响的雨。有意思的是，孩子将雨当

做和他一样需要依偎妈妈入眠的孩子，当妈妈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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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天真的想法报以微笑时，却激化出孩子更为离

奇的想象。他要妈妈关上窗户，托妈妈把小雨衣借

给雨，为的是不让雨打湿雨的衣裳，童心的纯真与

善良在奇异想象的衬托下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刘半农的 《雨》写于１９２０年，收录于１９２６年出版
的个人诗集 《扬鞭集》中，后又入选１９３５年出版
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被视为五四白话新

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但后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

把它当做一首散文诗，就语言表达的特点而言，将

《雨》划归诗歌或散文诗都是合理的，儿童文学研

究者则将其归入幼儿散文的名下，这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研究者对幼儿散文诗意特点的注重。

二、情节与画面：文本叙述的基本路径

散文作者对生活的诗意把握和趣味营造，是在

文本生成过程中通过具体的语言叙述得以完成的，

要阐释散文的审美特质就离不开对散文文本叙述方

式的探讨。有研究者将散文的基本叙述方式划分为

概括式和呈现式两大类型：“前者重讲述交代和主

观抽象性，主要介绍故事的背景、人物的生平经历

和事件的经过；后者倾向于描写想象和客观形象

性，主要通过自然的描绘、生活细节和事件的呈

现，将读者带入到某个特定的情景中。”［６］这段论

述针对的主要是成人散文，幼儿散文因读者对象的

特殊性，不宜容纳过于复杂的生活景象，在表现形

式上还要照顾到幼儿感性化程度较高的审美心理特

点，因而，当我们借用一般散文理论来探讨幼儿散

文时，就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简约化处理。基于

此，可以相应地将幼儿散文的叙述方式概括为情节

展开与画面勾画两个方面，情节展开类似于概括式

叙述，画面勾画则与呈现式叙述相近。幼儿散文的

情节展开主要是为了满足幼儿对故事的天然喜好，

强调故事内容的 “好玩”与叙述过程的 “好听”。

幼儿散文的画面勾画则是对童年生活的瞬间捕捉，

突出幼儿稚趣的语言和行为细节。

在成人文学中 “以情节性为中心的散文必然

具有人物、事件，其事件有开展、演变，乃至冲突

或波澜等，造成散文的兴味点并呈现主题。以情节

为中心的散文大多具有时空背景，且具绵延性，时

间递擅、空间转换、人事更动等。”［７］这样的表述

大致也适合于情节性较强的幼儿散文，只不过幼儿

散文所营造的兴味点更凸显幼儿的审美趣味，至于

时空背景、时间递擅、空间转换、人事更动等要素

在幼儿散文中则表现得不如成人散文那么鲜明。

陈伯吹的 《一匹出色的马》是一篇情节性较

强的幼儿散文，讲述了春天的傍晚，一家四口到郊

外散步，玩得十分开心，回家途中，妹妹央求妈妈

抱她，被妈妈拒绝了，她又转向爸爸寻求支持，爸

爸想出了个好主意，从路旁的柳树上削下一根细长

的枝丫，递给妹妹说：“这是一匹出色的马，你跑

不动路了，就骑着回家罢。”妹妹高兴地跨上

“马”，跑跑跳跳地向前奔去，最早一个回到了家，

并在家门口迎接父母和哥哥，还十分得意地说：

“我早回家啦！”散文沿着一家人外出散步的过程

展开，从一开始在河边田野上的嬉戏到回家途中妹

妹的 “发难”，再到爸爸巧妙地化解矛盾，最终让

妹妹在开心的氛围中忘记了行走的劳累。散文的篇

幅不长，却具备了故事的基本元素：单纯的情节进

展中包含一定程度的曲折；矛盾生成后得到成功化

解，并催生最终的圆满结局；欢愉的氛围衬托出年

幼孩子的稚拙意趣。这些故事性元素通过诗意语言

的叙述生成为一个适合幼儿审美接受的散文本文。

这篇中国幼儿散文的早期作品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把一根树枝想象成一匹马，本该是出于儿童的浪漫

天性，但作者却将其变成爸爸 “哄孩子”的手段，

使散文的整体艺术格调打了折扣。

如果说情节展开是幼儿散文作者为照顾读者审

美心理特殊性而做出的艺术选择的话，那么画面勾

画则是更能体现散文艺术本体特征的叙述方式。充

满画面感的幼儿散文有助于将年幼读者引入对诗意

美感的理解中，增强其对散文审美语言的直接感

受。在散文中 “几个细节，虽然不是完整的故事，

但它们也是形象的，感性的 ‘画面’———人、事

表现的画面，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 ‘画中有

诗’。”［８］幼儿散文常常通过勾画富于幼儿生活趣味

的画面来实现诗意的表达，以此彰显 “画中有诗”

的散文艺术特质。这些源自幼儿日常生活的散文画

面往往把时间维度上展开的情节加以淡化处理，只

留下由某些细节构成的瞬间情景，望安的 《小太

阳》就是一篇以生活画面勾画为特点的幼儿散文：

姥姥病刚好，我陪姥姥晒太阳，太阳暖洋

洋。我给姥姥变魔术，一变变出了个小橘子，

圆圆的橘子红彤彤，就像一个小太阳。

我对姥姥说：“来，姥姥、姥姥，我剥橘

子咱俩吃，你一瓣，我一瓣，你一瓣，我

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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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吃得甜蜜蜜，甜到心里暖洋洋。

橘子吃完了，我说：“小太阳没有啦！”

姥姥搂着我，亲亲我的红脸蛋儿，对我

说：“你才是我的小太阳。”

孩子陪刚刚病愈的姥姥晒太阳，是一个可以演

绎出完整故事情节的生活素材，散文作家仅仅摄取

了一个片段式的画面，就把祖孙二人的温馨亲情表

现得十分别致。这之所以是一篇散文而非故事，除

了篇幅精短这一因素外，关键还在于文中 “我”

和姥姥关于太阳的比喻式对话。孩子把橘子分给姥

姥吃，这本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生活细节，作者却把

这个细节变得特别起来。“我”把红彤彤的橘子想

象成一个小太阳，让姥姥吃的不是橘子而是太阳，

橘子吃完了，“我”对姥姥说：“小太阳没有啦！”

姥姥的想象也很独特，橘子不是小太阳：“你才是

我的小太阳。”这样的对话与日常实用性的口语交

流拉开了距离，加之富有韵律感的语言表达，散文

的诗意氛围油然而生。王野的 《盆罐的耳朵》则

在儿童生活画面中将诗意和理趣融为一体：

妈妈和我说悄悄话。

我说，别说了，让人听见！

谁呢？你瞧，那盆和罐，不都长着耳朵

吗？让它们听去，装进肚子里，不也能传

走吗？

妈妈笑了。它们是有耳朵的，可是没有长

心啊！

妈妈微笑着，是笑孩子的傻气呢，还是笑

孩子的聪明。

担心悄悄话被人听见是孩子的常见心态，但

“我”却把偷听的对象指向了屋里的盆盆罐罐，就

显得有些离奇了，孩子给出的解释却不无 “道

理”———因为它们都长着耳朵。面对这样一个无

厘头的问题，妈妈的回答更令人叫绝：“它们是有

耳朵的，可是没有长心啊！”使散文升华出能够被

年幼孩子所理解的理趣意味。文末的问题无需作答

却又意味深长，实际上，幼儿的独特智慧常常就体

现在形式逻辑的 “傻”与想象逻辑的 “聪明”的

交互之中。

在幼儿散文中，情节展开与画面勾画这两种叙

述方式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并存关系，以情节见长的

幼儿散文，可能会有若干画面穿插其间，以展示画

面为主的散文中也不乏情节性要素的存在。可见，

不论何种叙述方式 “故事”在幼儿散文中总是不

可或缺的，这与幼儿思维特点不无关系。幼儿的思

维 “本质上是一种叙事性思维，或者说，幼儿的

心智具有一种叙事性的结构。皮亚杰所描述的前运

算阶段幼儿思维的诸多特点都指向叙事性结构这一

核心。……幼儿的思维、记忆、想象甚至爱和恨，

都是故事情节 （或脚本）导向的。”［９］可以说幼儿

叙事性思维是幼儿散文情节性生成的心理基础。从

文体研究角度出发，我们还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如何

辨析散文中的 “故事”与典型的幼儿故事之间的

区别。一般认为，幼儿故事所展现的是幼儿真实生

活情境，原生状态的日常生活素材经过作家艺术加

工，在故事中会显得更为集中纯粹，更富有趣味

性，但故事中人物言行大体上说还是较为符合日常

生活的现实逻辑。幼儿散文中的 “故事”往往与

诗意相交织，作者通常以诗意化语言来叙述 “故

事”，与一般幼儿故事相比，幼儿散文的词汇更富

有色彩与声响效果，句式上也会呈现出一定的节律

感。散文作者往往会让人物的对话或行为更具诗意

美感或想象张力，营造出有别于真实生活情境的

“陌生感”。也就是说，散文中人物所说的话、所

做的事会比现实生活来得更 “美”，更有 “抒情

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样貌。

可以说，在幼儿散文中，诗意总是占据着强势地

位，它对其他审美要素的介入是全面而深入的。

三、纪实与幻想：异质艺术思维的相互交织

内容的纪实性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散文的一个

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一点，散文才与诗歌、小

说、戏剧等虚构性文体相区别。近年来，成人散文

的艺术视野有了很大拓展，有的散文纳入了某些虚

构性内容，但大多数散文作家和研究者还是为散文

的虚构划定了一条基准底线，认为散文的虚构应该

是一种有限制的虚构。 “所谓 ‘有限制’，即允许

作者在尊重 ‘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

对真人真事或 ‘基本的事件’进行局部的经验性

的整合；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那种整体性的

‘无限虚构’或 ‘自由虚构’。”［１０］人们通常会认为

幼儿散文与成人散文相比，内容和主题要浅显得

多，表现形式也显得简单明了，并无值得深究之

处。其实，恰恰是在纪实与虚构这一关系维度上，

幼儿散文显示出较成人散文更为复杂的格局。一方

面，幼儿散文遵循一般散文的纪实性原则，文中的

叙述者 “我”与真实作者往往是重叠的，内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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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家个人亲历事件和真实观察为基础；另一方

面，某些幼儿散文以虚构的孩子作为叙述者，文中

的 “我”与真实的作者处于分离状态，更为特别

的是，幼儿散文还可以完全突破纪实性的艺术边

界，毫不顾忌所谓 “有限制虚构”的书写规则，

走向纪实的反面———幻想。

儿童散文作家吴然的两段表述，鲜明体现了幼

儿散文纪实性与幻想性相互交织的艺术特点：“散

文不能仰仗虚构，以保持其史的质地。我的散文比

较实，我要求自己的散文 ‘情满文实’，即饱满的

情感和真实的物事与真诚的文字相结合……我不写

故事。这不仅因为我不会编故事，更主要的是我认

为在散文中写故事就真正破坏了散文的 ‘纯粹’。

散文不以故事取胜。在散文中编故事是蹩脚

的。”［１１］同时他又表示： “在儿童散文特别是幼儿

散文中，作家往往把自己幻想成一个幼儿，用幼儿

的口吻去写作，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虚构，更何况许

多作品还要写得有童话色彩，读出来幼儿才喜欢

听。”［１２］作家以幼儿口吻叙写生活，这在幼儿散文

中是十分常见的，上文提及的 《小太阳》和 《盆

罐的耳朵》中的 “我”显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

作者虚拟的孩子，这种虚拟是为了表现孩子特有稚

趣而采用的艺术手法。从儿童心理发展角度看，低

幼阶段的童年记忆在成年之后难以被清晰保留下

来，作者不易直接从个人的幼年回忆中汲取创作素

材，因此我们可合理推断，以虚拟的孩子为叙述者

的幼儿散文，其内容仍源自作者对真实儿童生活的

细致体察，依然具有较高程度的纪实性。此类散文

可以看做是从纪实向幻想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

真正体现幼儿散文幻想性的是童话散文，它以

诗意化的语言构筑充满幻想色彩的童话世界。郭风

早在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就开始了童话散文的创作探
索，发表于１９４６年的 《初次的拜访》是他在这一

领域的最初收获，《红菇们的旅行》 《喜鹊》 《太

阳》 《龙眼园里》等是郭风代表性的童话散文作

品。郭风曾对自己的创作心路有过这样的表述：

“我逐渐明白自己较易于捕捉世界的善良部分、真

纯部分；较能理解儿童；甚至喜欢把世界的某些事

物注入儿童趣味和幻想；等等。这使我在文学世界

中容易接近散文，以及容易让散文童话化，或把童

话这一文体予以散文化。”［１３］从中可以看出，纯真

浪漫的精神气质以及对儿童天性的真切体认，成为

推动作家从事童话散文创作的内在动力。

如果说郭风是以散文家的身份为童话散文做出

开创性贡献的话，那么，童话作家冰波则是因其作

品浓厚的诗意色彩，而被研究者 “纳入”到童话

散文作家行列中来的。冰波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抒

情派”童话的代表作家，他的一些童话作品可以

当做散文来欣赏，《小青虫的梦》就是一篇具有鲜

明散文气质的童话：蟋蟀在夏夜的草丛里开音乐

会，一只热爱音乐的小青虫躲在草叶底下偷听着，

仿佛进入遥远的梦境，丑陋的小青虫不被蟋蟀所接

纳，只好伤心地离开。小青虫爬上树悄悄做了一个

茧，让蟋蟀美妙的音乐陪伴它进入梦乡，梦见自己

长出了一对可以跳舞的翅膀，当小青虫醒来时，变

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在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

蟋蟀大概不知道，这美丽的蝴蝶就是那丑

小青虫变的；蝴蝶大概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音

乐，她会是什么样子。

琴声又响了。音乐融在月光里，在草丛里

流淌。蝴蝶和着音乐，翩翩起舞。

昆虫们都在想：是蟋蟀的音乐使蝴蝶变得

更美呢，还是蝴蝶的舞蹈让音乐变得更美？

《小青虫的梦》没有离奇的故事，也不追求情

节过多的曲折变化，稍有一点生物学常识的读者很

容易就会猜出化蛹成蝶的最终结局，作者刻意描写

的是小青虫聆听蟋蟀歌唱过程的心绪变化，为了把

这种变化渲染得令人感动，作家展开了富有诗意的

描写。童话散文虽然是童话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交融

化合的产物，但从内在艺术气质上说，则更趋向于

散文，一般童话中常见的荒诞、怪异、变形等艺术

手法在童话散文中很难看到，童话散文中的幻想不

追求奇异的叙事效果，而是讲究氛围的营造，是一

种诗意化的幻想。

在童话散文中，幻想是种整体性存在，读者从

篇章开始就被完全置身于幻想语境之中，但这并不

是幻想在幼儿散文中存在的唯一形式，一些整体面

貌上具有纪实特点的幼儿散文，则是在叙述真实生

活情境过程中，自然而然渗入幻想性元素，彭万洲

的 《影子桥》就是一篇纪实性情境与幻想式想象

相融合的幼儿散文。散文大部分篇幅都是对真实水

乡生活的描绘，表达了 “我”对一座石拱桥及周

边景色的喜爱：“我”听奶奶讲述石拱桥古老的来

历，端详小桥映在河上的倒影，观赏水底美丽的石

子、游动的小鱼，脑海里闪烁出奇异的念头：“我

明白了，石拱桥为什么待在这儿，他是在照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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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哟！”于是就给它取名为 “影子桥”，“我”在

这座由自己命名的桥上纳凉、游玩、遐想，并逐渐

把基于现实的想象推向幻想境界的边缘：

我爱影子桥。

我不喜欢别人来这儿钓鱼。只要谁来钓

鱼，我不是抛石子，就是大声吆喝。

有一天，鱼儿们高兴地对我说：“你是好

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乐了，我说：

“我们自由自在地过石拱桥，你们快快乐乐地

过影子桥，多有趣呀！”

后来，我还做了一块木牌插在那儿，上面

写着：影子桥上不准钓鱼。

“我”和鱼儿的对话与之前的纪实性描写大异

其趣，作者是把 “我”心中的主观想象以人鱼对

话的方式加以呈现，这样的散文算不上典型的童话

散文，却不乏幻想色彩，从纪实与幻想的关系维度

上看，它体现了两种异质艺术思维在同一幼儿散文

文本中的相互渗透，呈现出亦真亦幻的美感。

纪实与幻想在幼儿散文中的存在可以概括为三

种形态，一是纪实性文本与幻想性文本并存，各自

展现其特点；二是以虚构的叙述视角表现纪实性内

容，体现了从纪实向幻想的过渡；三是纪实与幻想

在同一文本中的交互化合。幻想性构成了幼儿散文

与成人散文最大的艺术差异，这和幼儿与成人间不

同的思维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共生逻辑是幼儿思维

的重要特征，在这种逻辑的作用下，“幼儿是持和

谐宇宙论的存在者，在幼儿的心中，万物皆有其位

置。”“正是这种逻辑导向，使得儿童能够与鸟兽

对话，童话中的鸟兽因此会有语言；使得儿童能够

与鸟兽为友，童话中的鸟兽因此会有心灵，这事实

上是一种与万物交游和会话的隐喻。而成人觉得鸟

言兽语荒谬，正是成人对这种和谐宇宙观的不解，

其实质是成人已经失去了这种对话的能力。”［１４］

以上我们从三个关系维度考察了幼儿散文有别

于成人散文的文体美学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三

个关系维度中所包含的各个审美要素并非是一种平

行并列的关系，在塑造幼儿散文整体美学风貌过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诗意和稚趣是幼儿散

文最为核心的审美特质，对其他诸要素发挥着统摄

作用。幼儿散文的情节和画面总是以富有诗意的语

言加以叙述，情节和画面的细节里往往渗透着令人

回味的稚趣意味。虽然诗意和稚趣是两个可以分别

加以阐释的美学概念，但在具体的文本中却难以将

两者完全区隔，即使是那些纯粹描写自然风物的幼

儿散文，也可从中发现稚趣儿童形象的隐含投射。

从时空关系上看，情节展开是幼儿散文文本叙述在

时间维度上的延伸，而画面勾画则是在空间维度上

的铺展，时空的交互形成了幼儿散文多样的文本叙

述形态。就虚实关系而言，纪实和幻想这两种性质

迥异的艺术思维，在幼儿散文创作中实现了交织化

合，从基于真实观察的纪实到摆脱现实逻辑的幻

想，虚构程度和想象张力可由作家自由把控，两者

或独立并存或化合一体。总之，从三个关系维度出

发，我们大致描绘了幼儿散文作为儿童文学一个独

特文体的整体美学面貌，探讨了幼儿散文与成人散

文之间的艺术关联与差异，勾勒出幼儿散文文体学

大致的理论轮廓，为幼儿散文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更

为坚实的文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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